
小岗村：40年，老金子家与改革开放同行
本报记者 赵征南

“老金子脑子活络”

1978 年，35 岁的严金昌首先迎来

了一件大喜事。

3 月初，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严

金昌的家里又添了新丁———他的第六

个孩子严德全在寒夜中出生。

一间草房里，就只有两张床，两条

被子， 严金昌和妻子带着严德全盖一

条，其他五个孩子挤一条。屋外寒风呼

啸， 屋内冻得发抖的严金昌唯有期盼

秋天有个好收成。

“那时候哪有牛奶。 听大人讲，我

出生后连喝顿面糊都不容易。”步入不

惑之年的严德全如今开着一家名叫

“小岗庄园”的农家乐，小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

如今，40 年过去了， 小岗村已成

为一座现代化农村： 由费孝通题写的

“凤阳县小岗村”牌楼之后，笔直的主

干道友谊大道通向村中，绿树掩映下，

一幢幢白色徽派建筑整齐排列。 严德

全就住在小岗学校对面， 前排一层屋

子作店铺，后排两层屋子作住房。

隔壁， 是比严德全大两岁的五哥

严德双开的“金昌食府”。 听这名字就

知道，严金昌和老五在一起生活。国庆

期间的金昌食府， 游客坐满了前屋后

院。严德双是饭店大厨，而穿着白衬衫

的严金昌也没闲着，一边招呼着食客，

一边一路小跑着上菜。

在严金昌的帮衬下，7 个孩子中，

除了嫁到外地的小女儿严德聪， 其他

6 个孩子都在小岗扎根———老大严德

文开饭店； 老二严德武开超市； 老三

严德彪开浴池； 老四严德凤有空就去

金昌食府帮忙， 拿工资。 靠着先发优

势， 小岗村核心的那一排商铺几乎都

被他家“垄断”，邻里也都夸“老金子脑

子最活络”。

严金昌的一生， 如同一部小岗村

的编年史。

小时候，由于填不饱肚子，严金昌

拉着父母的衣袖出门乞讨。

成了家， 有了孩子， 他依旧吃不

饱。 可他“查门楼子”，总有些与众不

同。 “去溧阳讨饭时，我知道江苏人爱

干净，我也没什么好衣服，但从不穿破

衣服，至少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到了

人家门口，不吵不哭不闹，而是微微笑

着。就这样，比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讨

得多。 ”严金昌说，有村民调侃他要是

不背着袋子、拿着碗，都以为是去走亲

戚的。

1978 年 ，小岗村春夏连旱 ，庄稼

地的收成少得可怜， 严金昌年初的期

盼成了泡影。还要继续讨饭吗？守着庄

稼地，却搞不到吃的，究竟是为什么？

同样的疑惑，在饥饿的驱使下，在

小岗村蔓延开来。

最终，年底的一个寒夜，经过事先

私下相互摸底，小岗村的 18 位村民在

村西头严立华家残破的茅草屋里，聚

到一起。

从温饱到富裕曾无比艰难

那天出门前， 严金昌心里非常忐

忑。他没和妻子说任何话，也没来得及

看孩子一眼，门都没关，就匆匆离开了

家。不到 100 米的路显得极为漫长。严

金昌心里一直想：要是谈不拢、分不成

田，怎么办？

果然，煤油灯下的会议“火药味十

足”。 紧张的气氛下，整个屋子的人都

使劲抽烟。 最终，18 位农民以“托孤”

方式，冒险在“秘密协议”上按下红手

印，连夜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

等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

当时的严金昌，根本想不到，只为

吃饱饭而签下的这张 “生死契约”，竟

成为改革开放的一声惊雷。

1979 年春节刚过，村民们就扛起

锄头、 挑着牛粪， 拼命地往自家田里

跑。尽管分到田地的人死守秘密，但这

样的干劲还是泄露了“天机”。 邻村村

民举报，公社进行批评，一拨拨人来检

查，要求小岗村把田地合并回去。那一

年， 从 1 月到 9 月， 中央连续出台文

件，不许分田单干。

小岗人顶住了。他们铁了心，就是

不给种子、化肥，也要种下这一季。 从

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 时任滁州

地委书记王郁昭，到万里，到邓小平，

这些领导的支持让小岗人唯有感恩。

秋收令人振奋， 小岗村粮食总产

量由大包干前的 3.6 万斤猛增到 13.2

万斤，人均收入从 22元跃升为 400元。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

户、包干到户。 那一年，老二严德武14岁。

小岗人迎来了第 4 个丰收年， 他们

不再担心吃不饱饭， 也敢把多余的粮食

卖出去换钱 。 “家里先是花了相当于

2000 斤粮食的钱买了一头毛驴和一辆

手推车， 然后又买了一辆小四轮和一台

收割机。”严德武告诉记者，上世纪 80 年

代末期，靠着几十亩田地，严金昌在分家

时给每个儿子都盖了两间瓦房。

严德武也分到了田地， 幸福地守在

田间地头， 准备一辈子做一个踏实本分

的农民。 但他渐渐发现，在小岗村，农民

越来越难做。那时，坚持从事传统农业的

小岗村步入“一夜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未

过富裕坎”的阶段。

严德武是小岗村第一批找出路的年

轻人。就在自家的平房内，他用 300 多元

本金，开了小岗村第一家小店，卖卤菜、

卖农药、卖化肥。可受限于当时较低的消

费水平，小店赚不到钱。“赊账太多了。农

民得卖了粮食才有钱，一来二去就忘了，

很多账至今还赊着。 ”严德武苦笑。

村子里也有人学起南方的做法，几

个人合伙开设工厂， 包括电子厂、 灯泡

厂、酒瓶盖厂……可惜，先后倒闭。

还有不少年轻人嫌种地赚不到钱，

外出打工。 老五严德双念完初中， 不到

18 岁的年纪， 便成为老金子家第一个

“打工仔”。严德全紧随其后，同样是念完

初中，在 19 岁时走出小岗村。

“那时年纪小，每天晚上入睡前心里

就难受，想家，想得厉害。 ”严德双说。

除此之外， 初入城市的小岗人在融

入城市的过程中难免有些不适， 甚至不

快。严德双遇到了强买强卖；严德全租房

被骗， 逛商场时又被告知别人能摸的衣

服他不能摸。

农村人是不是和城市生活格格不

入？带着满身的倦意，兄弟俩先后回到小

岗村。可一年都没待满，对小岗村发展的

失望让他们又一次启程。

“老金子，他们都跟我对着干”

真正帮小岗村找到致富出路的，在

严金昌的心里，就是沈浩。

2004 年，安徽省委选派财政厅干部

沈浩到小岗村担任第一书记， 他的到来

开启了小岗村改革的“第二春”。

“沈浩一来，便大刀阔斧地搞改革，要发

展现代农业、办工业、搞旅游业。 可老百姓

觉得有的吃就行了，还是要种地。有人说沈

浩只是为了镀金，都是瞎吹。 ”严金昌说。

沈浩先准备修路。 当时，友谊大道东边

两里多的泥巴路，村民们虽都盼着改成水泥

路，但是这涉及征地，嘴上说愿意修，可心里

不愿意，怕出地、出钱、出力。沈浩想建厂房。

可需要移 204座坟， 没人相信他能做到；沈

浩要搞适度规模经营，村民们就坚持当年冒

着风险才分来的土地怎么也不能流转出去，

怕土地被收回再也回不来……

严金昌一直是沈浩坚定的支持者。“我

从没当过村干部，但我知道，单靠传统的种

地，小岗村永远富不起来。”严金昌说，由于

自己家离村口不远，沈浩经常来谈心，两人

关系十分密切。

“老金子，他们都跟我对着干……”

有一天夜里，沈浩突然打来电话。

严金昌赶紧跑到沈浩办公室，他

看见，沈浩一个人，孤独地在办公室流

泪。 “有些路直着走不通，你可以绕着

走。你做不通，我们就一起想想哪些人

能做通，去找那些有威望、能说得上话

的人。 ”严金昌劝说。

转眼间，沈浩 3 年任期将满。他留

下了这样的成绩：修通了道路，建起了

住宅小区，盖起了农贸市场，全村的人

均收入从 2300 元增长到 5000 元。

严金昌这辈子一共按了四次红手

印，除了众所周知的第一次，后三次都

是为了沈浩。 2006 年，严金昌受村民

们委派，拿着 98 户当家人一起按下的

红手印，向组织上提出请求，硬是把沈

浩留在了小岗村；2009 年，小岗村 186

户当家人再一次按下红手印， 请求留

下沈浩。

“2006 年，沈浩一开始有顾虑，村

民也并非全部按了手印 ；2009 年 ，沈

浩大大咧咧地笑着同意。 村民中只要

我能找到的，全部愿意按下手印。 ”严

金昌说。

2009年11月6日，沈浩因过度疲劳

而导致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小岗村临时

租住的房子里， 小岗人又一次按下红

手印，请求把沈书记永远留在小岗村。

跨过富裕坎还是要靠改革

对严德双来说， 沈浩是令人尊敬

的师长。

2008 年春节前，在外打工的严德

双提前回家，想给孩子一个惊喜。他走

到小学门口， 以为孩子会满心欢喜地

给自己一个拥抱。 可孩子不仅没主动

抱他，还硬是挣脱了他的怀抱。

严德双在家中给孩子准备了一桌

菜， 可孩子怎么也不愿意回到马路对

面的家 ， 一心只想着去村子另外一

头———严金昌工作的养猪场找爷爷。

“孩子怎么会和我这么疏远，这么下去

不行。 ”这让严德双的心里不是滋味。

这天傍晚，被严德双形容为“每天

在我眼前，从村西头跑到东头，挨家挨

户找人谈心”的沈浩来了。 聊着聊着，

天色渐晚。

“家里只有几个馒头。 你等会儿，

我去弄两个菜。”严德双招呼沈浩在家

吃饭。

“没事，有馒头就行。”沈浩已在穿

着、语言等方面彻底“小岗化”，和村民

心连心。吃饭时，沈浩试探性问道：“小

岗准备搞一批农家乐， 你菜烧得那么

好，在外面当伙计，不如回家当老板。”

看着门外正在进行的基础设施建

设，严德双愿意听从沈浩的建议。让他

惊喜的是，第一年，没有亏本，还赚了

2 万多元。

2009 年春节，沈浩又一次来到金

昌食府，告诉严德双：“加油干，不要丢

小岗人的脸。 ”

“现在回想这句话，就是讲农家乐

要做好品质，价格实惠，不要坑人，否

则小岗村的旅游便立不起牌子。”严德

双说。

同样在这一年，沈浩走了。沈浩虽

然离开了， 但他成功唤醒了小岗人身

上沉睡多时的改革精神。 2015 年，安

徽省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证在小岗村

颁发，“红本本”实现了土地确权，百姓

吃下了定心丸，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在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小

岗村后， 小岗村制定了 “三年提升计

划”。其中，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小型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 宅基地

登记试点改革等 13 项改革都在此扎

实推进。今年 2 月 9 日，小岗村进行了

改革开放 40 年来首次集体资产股份

合作社分红，每位村民分得 350 元，实

现了从“户户包田分地”到“人人持股

分红”的转变。

严德双现在是村里评选出的18位

新带头人的一员，他觉得，要让“农家

乐，乐农家”，就得想尽办法帮助老百姓

继续增收。 每年10万元的利润稳定之

后，他想更进一步，将攒的钱拿出来，再

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抵押贷款，将饭

店扩建为更加标准的农家乐———一楼

大厅、二楼包间、三楼住宿。

看着村子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

严金昌喜笑颜开 ： “我们这一代老

了， 头脑也不如年轻人灵活。 小岗要

发展 ， 就要留住人 ， 希望都在他们

（年轻人） 身上， 他们头脑活， 有办

法。 只要敢干、 敢闯， 咱小岗就一定

能跨过富裕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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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 40 年风雨征程 ，

硕果累累，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这场辉煌的改革始于农村， 从 “一大二公” 到农
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到免除农业税， 再到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振兴， 农村实现了从贫穷到温
饱， 再到小康的跨越， 农村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亿万农民作为这场改革的践行者、 推动者、 见证者，

他们众志成城， 他们砥砺奋进， 书写了中国农村改革发
展的壮丽史诗。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 ， 本报记者前往安
徽小岗村 ， 寻找历史轨迹中的一个个亲历者 ， 邀请

他们一起 ， 回忆 、 思考 、 记录 40 年波澜壮阔的家国
变迁 。

在采访中，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家庭： 既有改革开放
的探索者， 又有改革开放的同龄人。 接下来， 我们将为
您讲述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金昌和他的家人 ，

与改革开放同行的故事。

要为“敢为人先”创造更多条件
———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

文汇报： 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的

大包干，对当时的中国有多么重要？

郑风田：制度层面，小岗村是农村

改革的主要发源地， 大包干是农业基

本经营制度和激励机制的根本性变

革，解放了“一大二公”农村土地等生

产资料和生产力的束缚。 没有家庭承

包经营的改革，农村改革将无从谈起。

精神层面 ，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

下， 大包干是 “大逆不道” 的， 各界

对改革的争论一直存在， 在大包干实

施中， 村民冒着坐牢， 甚至杀头的风

险， 进行着改革之初的实践； 支持改

革的干部也甘愿和农民共进退， 以极

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 使改革冲

破重重险阻， 获得成功。 这种冲破坚

冰时 “敢为人先” 的改革精神， 对整

个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而言 ， 激励巨

大， 贡献巨大。

文汇报： 大包干从尝试到获广泛

认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这个过程

能为如今的农村改革提供哪些借鉴？

郑风田：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肯定会遇到阻力，只要大方向正确，就要

有坚持下去的决心。

很多改革经验， 不是在办公室拍脑

袋想出来的，而是来自基层源自基层。农

民永远是农村改革的力量源泉， 他们的

实践权威和选择权利理应得到尊重。 而

且缓缓向上的方式，相对而言阻力较小。

文汇报： 大包干精神对当今的农村

改革而言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郑风田： 敢为人先依旧是改革的基

础。 今天， 仍有赖于发扬敢为人先的精

神，继续深化改革，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

供新动能。

不过，我想说的是，农村经历了多年

的发展，依然存在很多思想上、机制上的

禁锢，使改革的步子迈不开。我们必须在

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 打破一切阻挡

敢为人先的障碍，多鼓励改革，为敢为人

先精神的发扬创造条件。

文汇报：当初，小岗村分田单干，如

今，小岗村的部分田地又重新合并。有人

说是“改革走了‘回头路’”。还有人说，从

小岗展开的家庭承包经营已经过时。 对

上述观点，您有什么看法？

郑风田：以上两个观点明显是错的。

第一，从合到分，再从分到合，这根

本不是“回头路”，而是土地经营的再创

新，没有过去的“分”，便不可能有现在的

“合”。“分”之前，农民对土地没什么处置

权利 ，他们吃 “大锅饭 ”，干多干少一个

样，所以经常会有人出工不出力；“分”之

后，土地承包给了每个农户，自己耕种、

管理、收获，干多干少不一样，利益机制

被打通，更符合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而

如今的“合”，则以曾经的“分”为基础，是

对当初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完善，而不是

否定。 即便土地流转，只是经营权流转，

承包权始终在农民手中。自己种，还是租

出去外出打工，农民可以自主决定，甚至

被赋予了更多的财产权利。

第二， 家庭承包经营在我国依然是

农村经营制度的基础。为发展现代农业，

克服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近年来全

国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农业生产组织方

式，比如种粮大户、规模农场，在土地资

产的增值中实现农民致富， 进一步解放

了生产力。 但这并没有改变“土地在农

民手中”的现状，也可以看成另外一种

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 而且，我国的国

情是大国小农， 农村人均土地占有量

少，但劳动力丰富，超级农场不可能成

为中国农业经营体系的主流。

文汇报： 我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

如今， 在我国新时代的改革进程中，农

村改革还应该注意哪些关键点？

郑风田：40 年前，小岗村的改革让

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开，拉开了

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如今，土地依旧是农村改革的重要

抓手。我国提出在农民原来享有承包权

的基础上， 实行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

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农村土地可

以流转起来，为未来的农业发展创造条

件。 但是，土地流转一定不能牺牲农民

利益，不能行政化“一刀切”，明确红线，

避免“非粮化”和“非农化”。 毕竟，农村

土地留在农民手中才是最安全的。

农村是改革开放的稳定器。 农村

土地 、 农村劳动力是巨大的 “蓄水

池”， 农村稳定事关粮食安全， 符合广

大农民切身利益。 目前， 我国部分地

区城乡差距较大， 农村无论硬件还是

软件与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振兴

乡村， 正当其时。

专家访谈

▲现在的小岗村， 遍地都是两层

新房。 本报记者 赵征南摄
荩曾经的小岗村， 到处只有茅草

房。

▲今年，严宏昌、严俊昌、严立学（从

左到右），在村口研究起了智能手机。

荨1979年，刚开始大包干的严宏昌、

严俊昌、严立学（从左到右）盘算未来。

荨老金子

家的全家福。

（除署名
外，均汪强摄）

茛

茛

茛

茛


